
十六世纪后期至 七世纪初期

中国丝绸的国际贸易

李金明

十六世纪后期
,

我国丝织业生产已有了明显的发展
,

丝织业中心之一的苏州
, “

东北半

城
,

皆居机户
” ,

城中机户雇佣的织工 己达数千人之多 ① 。

即使是素不蓄蚕的福建
,

也不惜

从湖州贩运湖丝
, “

染翠红而归织之 ” ,

故同样有著名的丝织品销往各地
, “

凡福之绸丝
、

漳

之纱绢 ⋯⋯下吴越如流水
,

其航大海而去者
,

尤不可计
,

皆衣被天下 ”
“

泉人 自织丝
,

玄

光若镜
,

先朝士大夫恒贵尚之
,

商贾贸丝者大都为海船互市岭
。

广东的情况也一样
, “

牛郎

绸
、

五丝
、

八丝
、

云缎
、

光缎
,

皆为岭外
、

京华
、

东西二洋所贵予 ”④ 。

这些丝绸或者经 由我国

海外贸易商运往 日本
、

吕宋
、

东南亚等地 或者经由西欧殖 民者转贩到印度
、

欧洲
、

拉丁美

洲
,

几乎遍及世界各地
。

一

十六世纪在 日本
,

中国丝绸是很受欢迎的
,

它不仅成为帝王祭典时必不可少的衣料
,

而且深受富裕阶级的喜爱
。

优质生丝在市场上可象金钱一样地流通和被珍藏
,

年英

国东印度公司代理商科平多尔 扭 在 日本时看到
“

中国生丝在那里被作为

金钱
,

公平交易峋
。

当时代表 日本手工业最高水平的京都丝织业
,

主要就是依赖进 口 的中

国生丝作为原料
。

由于中国生丝在 日本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
,

故每年的进 口数量不

断增多
,

据加藤荣一估计
,

在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初期平均为 担
,

随着国内政治

形势的稳定
,

从 至 年邃增到
一

担 ⑥ 。

而岩生成一认为
,

在
一

。

年
,

每年进 口到 日本的中国生丝为
一

担
,

如超过 担则将出现过剩 ⑦ 。

如此大量的中国生丝
,

当时主要是通过以下三条渠道输入 日本

首先是通过中国海外贸易商直接把生丝载运到 日本
。

十六世纪后期
,

明朝政府虽然在

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
,

准许私人出海贸易
,

但为了避免委患的再度发生
,

对 日

本贸易仍实行严禁
,

一切开往 日本贸易的商船皆属于犯禁的走私贸易
。

然而
,

由于往 日本

贸易路近利厚
,

不少海外贸易商
“

往往托引东番
,

输货 日本
”⑧ ,

他们或者假借往福宁卸载
,

北港捕鱼及贩鸡笼
、

淡水的文引
,

而私装丝绸等货潜往 日本 ⑧ 或者
“

违禁以逼罗
、

占城
、

琉

球
、

大西洋
、

咬留吧为名
,

以 日本为实者
,

丝宝盈析而 出
,

金钱捆载而归
’, 。 。

在 日本方面
,

· ·



年德川家康统一 日本后
,

即极力想恢复对明贸易
,

他
“

或者通过明朝商人
,

或者以琉

球王
、

朝鲜为中介
,

频繁地对明朝进行活动。 。

当目的无法达到时
,

则更换手法
,

大力招徕

明朝商船
,

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
。

年底
,

他曾经邀请一位走私到 日本的中国商人到他

的静冈城堡
,

给了他一张准许 自由进入 日本的朱印状
,

答应保护其航程和在日本的贸易活

动修 。

德川幕府对中国商人采取的友善态度很快就收到成效
,

每年到 日本贸易的中国船数

急邃增多
,

据估计
,

从 至 年
,

每年平均有
一

艘
,

年 日本实施
“

锁国政

策
” ,

禁止外商来 日
,

仅许华人及荷兰人航抵长崎一港从事贸易
,

因此这年到 日贸易的中国

船数激增到 艘
,

年则达到 艘的空前数 目。 。

由这些商船载去到 日本的生丝数

量
,

年 担
,

年 担
,

年 担
,

年 担 ⑩。

当时中国商船的

往返
,

甚至可左右 日本市场的生丝价格
,

如 年有 艘漳州船到 日本
,

售卖的广州生丝

价格每担仅 两
,

而到 年 月这 艘船离开 日本后
,

丝价即升高到每担 两
,

南

京的高级丝每担高达 两 。 。

其次是通过西欧殖民者为中介
,

把中国生丝转贩到 日本
。

年
,

葡萄牙殖民者在澳

门立足后
,

即把澳门作为转贩中国生丝到 日本的贸易据点
,

他们利用每年在广州参加交易

会的机会
,

大量收购优质的中国生丝
,

然后载运到 日本
。

当时正值明朝政府禁止到 日本贸

易
,

而 日本本国商船又没有到 国外贸易
,

故葡萄牙殖民者几乎垄断了 日本的中国生丝贸

易
,

据说其利润率通常保持在
一 ,

有时甚至超过
,

如 年
,

葡萄牙大帆船

从澳门载运到 日本的中国货物中
,

有白生丝
一

担
,

每担由广州售卖到澳门是 两
,

而运到 日本的卖价是 一 巧 两 各种颜色的丝绢和丝线
一

担
,

优质色绢买价为

两
,

而在 日本的卖价是 两
,

有时高达 两气 每年到达 日本的葡萄牙船数
,

据记

载
,

年有 艘载运大量丝绸的葡萄牙船从澳门抵达 日本 年梅洛 。

率领 艘满载丝绸的葡萄牙船航经台湾东部到长崎。 。

每年经由葡萄牙船进 口到

日本的中国生丝
,

在
一

年平均为 担
,

最高峰时达 担
。

为了加强对葡萄

牙船进 口 中国生丝的控制
,

德川家康于 年任命小笠原为宗 为

长崎奉行
,

以加强对长崎港 口 的管理 翌年即颁布
“
丝 符令

”

此项制度实行到 年
,

被称为整批交易法
,

或对付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整批交易法
,

命令京都
、

蟒和长崎的商

人头领组成一个组织
,

以规定的价格收购由葡船载运来的中国生丝。 。

在
“
丝 符令 ”的限

制下
,

葡萄牙殖民者售卖中国生丝的利润即相对减少
,

仅相当于原来的
一 。 。

年

由西尔维拉 因
。 率领 艘葡船到长崎

,

据说这是葡萄牙从澳门到 日

本的最后一次航行
,

载运的生丝数量少得可怜
,

仅 担而 已。 。

此后
,

他们一般是借助郑

芝龙的中国商船将其丝绸载运到长崎贸易。 除了葡萄牙外
,

荷兰殖民者同样是中国生丝

的转 贩者
,

他们在 年占据我国
·

台湾南部后
,

即以此为基地
,

把我国生丝转贩到 日本

贸易
。

据估计
,

每年经荷兰船进 口到 日本的中国生丝大约有
一

万斤
。

年他们卖掉了
· ·



存货中的中国生丝 斤 年一艘荷兰船载运 斤中国生丝到 日本 年进

口量增加到 斤
,

年达到 斤 ⑩ 。

第三是通过 日本本国商人把中国生丝从东南亚等地转运回国
。

年
,

丰臣秀吉开

始颁发朱印状给京都
、

娇和长崎等地的商人
,

鼓励他们到东南亚各地贸易
。

据统计
,

自朱

印状制度建立到幕府终止对外贸易的三十多年里
,

领有朱印状到国外贸易的日本商船有

多艘
,

到达的港 口有 个之多
,

遍及 台湾
、

印度支那和马来群岛等地
。

这些朱印船在

东南亚各地主要是购买中国生丝
,

每年运回 日本的生丝量有时高达
一

万斤
,

占正常年

份 日本总生丝进 口量的
一 。

在越南中部的会安港
,

每年阴历年底
,

日本朱印船即载

运大量的白银和铜钱
,

乘东北季候风到达那里
,

在为期四个月的
“

交易会
”
上

,

同中国商人

聚集一起
,

购买他们从中国运来的生丝及其他货物
,

然后转运回国
。

会安在十七世纪初期

已成为 日本海外贸易的主要港 口
,

由 日本政府派出的朱印船将近有四分之一是到达那

里
。

退罗也是当时 日本朱印船的主要贸易地点之一
,

在 工
一

年派出的 艘朱印

船中
,

就有 艘直接到阿瑜陀耶
,

艘到北大年
。

这些朱印船通常在秋后或冬初离开长

崎
,

一个月后航抵媚南河 口
,

他们凭藉居留在阿瑜陀耶的 日本人的帮助
,

在那里购买中国

生丝和遏罗土产。 。

此外
,

朱印船亦经常航行到马尼拉
,

用白银购买中国船载运到那里的

生丝
,

这种行动直接影响到西班牙殖民者的利益
,

因此马尼拉总督经常禁止 日本人赶在西

班牙殖民者之前购买中国生丝 。 。

二
葡萄牙殖民者还以澳门为基地

,

把中国丝绸转运到印度
、

欧洲以及东南亚各地
。

从印

度果亚到 日本长崎的航行是在葡萄牙国王的垄断下进行的
,

每年四
、

五月间有一艘葡萄牙

大帆船从果亚起航
,

载着各种欧洲产品
,

诸如毛织品
、

玻璃制品
、

军火
、

葡萄酒和橄榄油等

等
,

航行到柯钦后
,

在那里取得胡椒和象牙
,

然后再到达马六 甲
,

把香料和苏木加上船货
,

在那里等待下一个季风期
,

年底到达澳门
。

在澳门
,

他们参加了广州的交易会
,

为航行 日本

购买中国生丝
,

而从 日本返航后
,

他们又把从 日本载回的白银再购买中国生丝
,

满载驶回

果阿 。 。

一位在 年亲身经历过这种航行的荷兰人格里茨 描述说
“

在

日本有大量的白银
,

日本人用之来交换中国生丝
。

葡萄牙商人把从 日本得到的白银在中国

换回黄金
,

他们也在中国购买丝绸和其他奢侈品
,

然后把这些物品运回果亚
。

他们在这些

地方各停留大约六个月
,

因此一次航行大约需要三年
,

每一年都有不少船只从果亚航行到

里斯本 ”。 。

至于载运到果亚的中国生丝数量
,

据博卡罗 在 工 年写道

在荷兰封锁马六甲海峡
,

这条航线被迫关闭之前
,

每年大约有 担 中国生丝从澳门出

口到果亚 。 。

但是
,

林旭登 幼 , 却认为
,

从 至 年
,

每年从广州运入印度的
·

了
·



中国生丝仅三千公担左右
,

即
一

吨。 。

葡萄牙殖民者同时还把中丝绸贩运到东南亚各地
,

他们利用澳门靠近马尼拉的地理

优势
,

经营着一种从澳门到菲律宾
、

日本的三角贸易
,

即把中国生丝运到马尼拉换取西班

牙银元
,

然后把银元带到中国购买更多的生丝
,

再运往 日本售卖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气 在

年以后
,

葡萄牙帆船 已相当有规律地来到 马尼拉
,

在 年有 艘船从澳门到达

马尼拉
,

他们载运的货物以中国生丝和丝织物占绝大多数
,

西班牙殖民者在这段时间就是

经 由他们获得了丝的供应
,

以载满开往墨西哥的大帆船
,

因此费尔南多
·

席尔瓦

。 。
在 年说过

“
如果没有从澳门运来这些生丝

,

新西班牙的船只将无货可

载
’, 。

此外
,

葡萄牙船亦到达望加锡等地
,

在 年
,

据一位从望加锡到巴达维亚的英国

商人说
,

每年有
一

艘葡萄牙船分别从澳门
、

马六甲和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沿岸到达望加

锡
,

他们把望加锡作为售卖中国丝绸和印度棉织品的商业 中心
,

其贸易额每年达 多万

里亚尔
,

仅来自澳门的葡萄牙船就占了近 万里亚尔。 。

年
,

当他们被从 日本驱逐后
,

则把中国丝绸运往帝汉
、

印度支那和退罗等地
,

以开辟新的贸易基地气

荷兰殖 民者对中国生丝产生兴趣是开始于 年
。

当年 月 日
,

荷兰东印度公司

船 长希姆斯柯克 在柔佛港外劫掠了一艘 吨的
“
圣

·

凯瑟琳

娜
”

号葡萄牙船
,

其装载的船货中有中国生丝 大捆
,

在荷兰值

万多荷盾
。

月
,

当船长在阿姆斯特丹公开售卖这些船货时
,

正值意大利丝歉收
,

船货很快

就被抢光
,

整个欧洲的买主汇集到那里
,

自此之后
,

阿姆斯特丹开始被列入最重要的丝市

之一 ⑩ 。

同年 月底
,

麻韦郎 率领的船队在澳门岛前劫掠了一艘

开往 日本的葡萄牙船
,

在其船货中有生丝 大捆
,

在阿姆斯特丹售卖每捆 荷盾
,

共

得款 万荷盾
。

这两次售卖大大刺激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胃口
,

他们开始关注中国生

丝的行情
,

在 年秋天
,

公司十七人委员会确定了一些商品的售价
,

其中中国生丝每磅

荷盾
,

生绢丝每磅 荷盾
,

绢丝每磅 巧 荷盾 在阿姆斯特丹的价格表上
,

中

国生丝每磅开价 荷 盾
,

这在所有生丝 的要价中为最高
,

比波斯生丝要高出相当

多。 。

东印度公司在售卖中国生丝的过程中
,

一般可攫取两倍至三倍的高额利润
,

如

年 月底
,

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售卖一批来自宋卡的中国生丝
,

重 荷磅
,

这批生

丝 月份从雅加达运出时每磅价 荷盾
,

共值 荷盾
,

但在荷兰售卖时
,

每磅却高

达 荷盾
,

公司盈利约 年 月售卖的一批生丝重 荷磅
,

每磅售价为

荷盾
,

而这批生丝在 年 月运 回荷兰时
,

运出价每磅仅 荷盾 在台湾的

买价是每磅 荷盾
,

盈利约 。 。

为了追逐高额利润
,

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一度不择手段地要求同中国直接贸易
,

几经尝

试失败后
,

他们只好设法 同邻近中国的国家建立联系
,

在一些中国商船经常到达的地方
,

如北大年
、

万丹
、

锦石和马鲁古等地同华商进行贸易
。

年 月
,

十七人委员会对亚洲



贸易作了指示
,

要求增加对中国各项赢利商品的贸易
,

首先是生丝
, “
如果对中国的直接贸

易不能进行
,

公司代理处应在与中国有贸易的地方 即北大年 购买生丝 ”。 。

同时他们也

指示在印度的商站
,

要他们特别努力获得对华贸易
,

以取得极其大量的生丝
,

因丝绸有很

大的市场
,

且可以攫取高额利润。 。

年
,

荷兰殖民者占据我国台湾后
,

即大力招徕我

国商人把生丝载运到台湾
,

据说有一位名叫心素 加 的中国绅商
,

一次用 艘帆船载

运生丝到 台湾
,

他预先支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购丝款一万荷磅
,

每年丝的成交量为

担
,

这个数量相当于每年中国船载运到万丹的生丝总量的两倍至两倍半 另一位中国船主

王山 提出在台湾交付 担生丝
,

总价值
一

万里亚尔
,

相当于荷兰东印度

公司总资本的十分之一
。

至于经荷兰殖民者之手
,

转运到欧洲等地的中国丝绸数量
,

据

年 月发出的荷兰几种可能销售商品的调查中
,

十七人委员会保守地计算一年可销

售中国生丝大约 磅 年秋天
,

他们要求提供价值 万荷盾的中国生丝
,

翌年

又要求同一数量
,

到 年则增加到 万至 万荷盾。 。

另一种估计是
,

在十七世纪初

期
,

由我国商船载运到万丹的生丝总量为每年
一

担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欧

洲的生丝总销售量是 担。 。

范
·

勒尔 认为
,

每年由印度人
、

波斯人和阿

拉伯人从中国运到西方的生丝数量为
一

担
,

或
一

吨
,

经 由荷兰东印度公司

运走的丝绸
、

缎有几千匹
,

进 口到印度尼西亚的传统数量为
一

万匹。 。

三

十六世纪后期
,

西班牙殖民者占据了菲律宾群岛
,

为了维护殖民地的经济生活
,

为了

把中国丝绸转运到南美殖民地以赢取巨利
,

他们在马尼拉开辟了通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

的
“

大帆船贸易航线
” 。

此时正值明朝政府在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
,

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

申请文引出海贸易
,

于是
,

数以千计的中国海外贸易船满载丝绸涌 向马尼拉
,

据贝扎

。 血 妞 声称
,

一年平均有
一

艘福建船从马尼拉运走
一

万里亚尔白银
,

这

些 白银大部分是用来购买中国生丝和丝织品
。

但博克塞 却认为
,

这个数字可

能过于夸大
,

估计在 年
,

中国商船至少出口 万 比索白银
,

以用来偿付他们进 口 的

丝织品。 。

在
一 工 年任马尼拉总督的摩加 曾把我国海外贸易商载

运到马尼拉的丝绸种类列举如下
“

成捆的生丝
、

两股的精丝和其他粗丝 绕成一束的优质

白丝和各种色丝 大量的天鹅绒
,

有素色的
、

有绣着各种人物的
、

有带颜色的和时髦的
,

还

有用金线刺绣的 织上各种颜色
、

各种各样的金
、

银丝的呢绒和花缎 大量绕成束的金银

线 锦缎
、

缎子
、

塔夫绸和其他各种颜色的布 ⋯⋯ ”。这些丝绸的质量是上乘的
,

博巴迪拉

。 曾赞叹道
“

在中国人带来的所有丝织 品中
,

没有任何东西可 比之更

白
,

雪都没有它白
,

在欧洲没有任何丝织品可比得上它 ”。

这些丝织品有的还巧妙地仿效西
· ·



班牙的名图案
,

做得极端像安达卢西亚花布
,

并略胜过它。 。

由于质优价廉
,

故中国丝绸在

南美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
,

对西班牙丝织品的销售构成了重大威胁
,

遂使西班牙掀起

了限制和禁止进 口 中国生丝的强大运动
,

一些早期的马尼拉总督
,

如桑德 和达斯

马里纳斯
,

以及墨西哥总督
,

如维拉曼里奎 。 等均

认为
,

中国丝绸的大量输入
,

对宗主国的工业和商业均起着实质性和危机性的威胁
,

且使

帝国大量的银元流 向中国
。

达斯马里纳斯在 年曾奉劝膝力普二世说
,

从东方出口到

南美的货物 已超过从西班牙出口 的货物
,

这
“

将妨碍陛下在丝绸方面以及在格拉纳
、

穆尔

西亚
、

巴伦西亚等地的皇家税入 ”。 。

在这些总督的强烈要求下
,

西王即下令对中国丝绸的

进 口 实行种种限制
,

如 年禁止从墨西哥运中国丝绸到秘鲁 , 年禁止秘鲁或南美

其他国家同中国或菲律宾直接进行贸易 年限制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额
,

每

年仅能由马尼拉派出 艘不超过 吨的帆船到阿卡普尔科
,

所载货物不能超过 万比

索
,

回航时不能超过 万比索 不准西班牙人到中国或同中国人进行贸易
,

而中国人的贸

易仅限制在菲律宾商人之间等等。 。

中国丝绸一般是由马尼拉大帆船载运到南美
,

这种大帆船由于返航装载的货物主要

是中国丝绸和其他中国货物
,

故经常被称为
“
中国之船 。 。

船上装载的丝

绸有精致的纱罗和广州络绸
,

有西班牙人称为
“

春天 ”的广东花绸
,

有天鹅绒和塔夫绸
,

最

好的绸缎
、

粗松织物和织有金银线奇异图案的高贵锦缎 在丝织服饰方面
,

每批船货均有

数千双的长统丝袜
、

女裙
、

天鹅绒的紧身腰围
、

斗篷
、

长袍
、

和服
,

还有装箱的丝

织床罩
、

织锦
、

围巾
、

头 巾以及教堂和修道院用的华丽法衣等等。 。

这些船货一般由中国工

人包装得非常仔细
,

捆压得极其结实
,

以便把船上的空间塞得满满
,

就以 年 今
号的装载情况来说

,

有一种箱里装有广东的珠色塔夫绸 匹
、

艳红的纱罗 匹
,

总

重量约 磅 另一种箱里装有长统丝袜 双
,

约重 磅 还一种箱里装有精梳的兰

奎因绸 匹
,

约重 磅
。

大帆船载运中国生丝的烹利是非常可观
,

十六世纪一位名

叫维兹凯诺 。 的海员写信给他父亲
,

谈到有关他在大帆船贸易中的赢利

情况
“

我可 以 向您证实一件事
,

我随身带来的 达卡 的西班牙货物和一些佛

兰芒货物
,

在这里 指马尼拉 已卖到 达卡
。

于是我打算从这里再随身带些丝绸和其

他货物到墨西哥
,

此次航程我可以赚到 达卡
,

如果不是一包精美丝绸被海水淹到
,

我

将会赚得更多
。

因此我可以说
,

如果一个人安全回航
,

那他将会得到极大的赢利哈
。

马尼

拉总督摩加在 年也说过 西班牙人对同中国商船的贸易很感兴趣
,

因为他们回程可

获利十倍。 年
,

阿 尔瓦拉多 曾向西王建议
“

陛下如用一艘 吨的船从

菲律宾运生丝到西班牙
,

每年即可从中国生丝上获利 万 比索峋
。

在大帆船的不断转运下
,

中国丝绸几乎遍布南美的各个角落
,

从阿卡普尔科到利马
,

从智利到 巴拿马
,

出售中国丝绸和穿着中国丝绸 已相当普遍
,

贝扎 压” 曾说
· ·



过
,

当时有如此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到墨西哥
、

秘鲁
,

以致连流浪者
、

社会底层和印第安土著

都能穿上华丽的丝绸
,

俨然他们已同西班牙主人平起平坐。 。

早期的秘鲁
,

人 民普遍非常

富有
,

无节制地挥霍和夸耀
,

根本不在乎奢侈和浪费
,

年蒙特雷伊 总督 向

国王描述这个大辖区首府的奢侈情况说
“

住在这里的居民都极其奢华
,

全都穿着最精美
、

最豪华的丝绸
,

节 日盛装和妇女的服饰是如此之多
,

如此之好
,

以致于世界上没有任何其

他王国可与之相比 ”。 。

墨西哥的丝织业早在大帆船开始之前就 已存在
,

长期以来是依靠

中国生丝和西班牙本国生丝来维持生产
,

自大帆船贸易开始后
,

由于中国生丝质量优异以

及西班牙丝不足供应之故
,

已全部改用中国生丝为原料
,

蒙费尔康 在

年说过
,

在墨西哥城
、

普埃布拉和安特奎拉有 多名从事丝织业的工人依靠中

国生丝作为原料。 。

对中国丝绸的大量需求
,

遂使南美人民盼望大帆船的到来不亚于早年

盼望来 自西班牙的船队
,

每当大帆船即将到达的消息传来时
,

西北沿海某些地区的报纸便

刊载了这则头条新闻
,

官方也在大帆船到达之前向墨西哥及其他管辖城市公布开交易会

的日期
,

并转载了来自阿卡普尔科的报道
。

成千上万的辖区居民沿着转运中国货物的主要

道路一
“
中国之路 ”

涌向南部的太平洋沿岸
,

他们之中有形形色色的贸易者
,

从印第安的叫

卖小贩到墨西哥的大商人 从士兵到国王的官员 从行乞的修道士到诅咒的赶骡者
、

搬运

夫
,

以及侍候大臣的仆人等等
。

在阿卡普尔科
,

他们同来自秘鲁和 由大帆船带来的东方人

相混合
,

加上菲律宾和拉斯加海员
,

经常也有中国人
,

还可能有一些从莫桑比克沿果亚航

行马尼拉的卡夫尔斯人
,

形成了一幅极其生动的画面
。

曾在 年 月到这个城市参观

两天的吉梅利
·

卡尔里 如此描述过这种奇异的情景
“

大多数宫员和商人

搭乘秘鲁船
,

沿岸航行
,

随身带着购买中国丝绸的二百万里亚 尔白银
。

到 工月 日星期五

这天
,

阿卡普尔科即由一个荒凉的乡村变成一个人 口密集的城市
,

原先为褐色印第安人居

住的小屋如今全挤满了放荡的西班牙人 到 日星期六
,

又增加了一大群来自墨西哥的

商人
,

他们带有大量的里亚尔银元和当地及欧洲的商品 日星期天
,

有大量的商品及粮

食源源不断地运来供应这人数众多的异乡人 ”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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